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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整整14年，民國83年2月5日報紙上載

「焦唐會談」在北京舉行，經過五天的談判，焦

仁和先生口頭允諾唐樹備，以後若是再有大陸那

邊劫機來台的事件發生，中華民國方面應將劫機

人員連同所劫飛機一同遣返大陸。（所含的意思

是，由大陸官方用嚴厲的法律制裁，才能根絕劫

機事件不斷發生。）

這裡必須註明：自從82年4月6日起，大陸那邊

不斷有劫機來台的事件發生，所劫飛機都由我方引

導降落桃園中正機場，竟達十次之多，干擾國際航

線，使中正機場不勝其擾。而我方的處理方式，是

將所劫飛機經過仔細檢查後送返大陸，其劫機人員

則由我方收押，詳加審理。故在「焦唐會談」中，

這件事列為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很難

獲得解決。經過2月4日馬拉松式的談判，終於得到

上述的協議，暫時告一段落。

焦仁和先生只是口頭的允諾，若想達到文字上

的協定，要等到3月27日在北京的第四次事務性會

談，才能正式決定。

我看到這個消息後，馬上給劉東海先生寫一封

信，要他轉報給國防部。我所以請他轉呈或轉報，

是因為在我認識的朋友中，只有他一位階級最高，

是退休少將。

那封信我沒留底稿，但信的內容直到現在我

還記得。

我在信中說：「我覺得我們對大陸的談判工

作，官方和民方不能密切配合，在做法上不成套

數。即以『焦唐會談』來說，看起來好像解決了一

個困難，實際上卻把問題派司給軍方。我敢保證，

只要劫機犯隨同原機一同遣返的書面條約，在北京

簽訂以後，劫機事件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變得更

多。大陸方面在一天以內，會開來十架劫機到桃園

中正機場，而中正機場光顧處理這些事件，便忙不

過來，別的工作便要停擺。而中共的真正目的，是

想藉劫機飛進一批便衣武裝部隊，下了飛機便開

槍，佔據桃園中正機場，戰爭便從這裡開始！」

我還在信中說：「我絕不是杞人憂天，回憶民

國50年至51年期間，大陸曾發動難民潮侵入香港，

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難民突破邊界封鎖線逃到香

港。而香港出動軍警捕捉難民，每人發一個麵包，

立即用警車遣返大陸，但是越過邊界的難民潮卻是

越抓越多。

所以，請您趕快轉報國防部，劫機事件不斷發

生，是中共武力侵略的一個陰謀，請國防部早作準

備。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打勝這一仗。不過，敵大

我小，戰爭的起點又是中正機場，我方還是以不戰

而勝為最好。」

我又在信中補充說：「我本想寫一篇文章在

報紙上發表，拆穿中共此一陰謀的，又恐怕做得太

浮躁，使兩岸好不容易醞釀許久，發展出來的以對

等的關係，促成的『辜汪會談』層次下的『焦唐會

談』受到阻礙，才寫信請您轉報給國防部，由上級

決定為最好。」

信是在2月7日（農曆年除夕以前）寄出的，在

農曆年過去以後，2月18日，大陸又有一起劫機事

件，飛來台灣。2月19日報上便刊登出這樣一段新

聞：「針對昨日發生今年第一起劫機事件，也是自

去年4月6日以來第十一起劫機，立委陳清寶表示，

我方應引導被劫飛機直接降落金門機場，可避免木

馬屠城記發生，可避免干擾中正機場國際航線，也

可對被劫飛機徹底檢查，由金門遣返亦較便捷（餘

從後略）。」

我看了這一段新聞，立即鬆了一口氣，知道

我請劉東海轉報國防部的建議，已經被高級長官採

納，經過指示運作，才有這樣的默契。

更奧妙的是，到了「焦唐」相約的下一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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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召見我的地點是中山北路一座樓上，

由「中華戰略學刊」總編輯劉漸高先生作陪，秘書

朱小姐引領我們到他的會客室中，我鞠過躬問過好

後，朱小姐倒了三杯茶，慢慢走出去。蔣先生坐在

沙發上，溫和的垂詢幾句，笑著說：「你向上級建

議的那件事，做得很好。」

我知道在他的面前不能再沈默下去，用軍人回

答長官的聲音――也就是把聲音提高幾度說：

「謝謝上將軍的誇獎。這都是先總統蔣

公領導得好，蔣故總統領導得好，上將軍您領

導得好，各位上將軍領導得好，各位長官領導

得好（註二），使得上下一心，眾志成城。」

（附註：我只是眾志成城的一份子。）

從這一天起，多蒙蔣先生的厚愛，以後每隔一

星期頂多十天，即召見一次，談他的往事，以及軍

事問題。有時只談一個多小時，最長的一次竟至三

個多小時。從這些談話裡，他知道我不是任何軍事

學校畢業，但對軍事常識卻曉得不算太少。

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蔣先生才把我介紹

到新同盟會工作，會長是許歷農先生（退休上

將），也是新黨的黨主席，對於制衡執政黨，推

展多黨民主政治選舉貢獻很大。在他的主導下，

新同盟會創辦了「國是評論」雜誌，我便做了這

個雜誌的總編輯。

蔣緯國先生在86年9月22日逝世，公祭典禮於10

月19日上午舉行後約有一星期，我便辭去工作。在

辦公室裡只剩下岳天先生（退休中將）和黃忠範先

生（退休上校）時，我很有禮貌的向他倆辭退，並

將我蒙蔣故上將和許上將厚愛的原因講了一遍，並

要他們保密。

在這14年的時光中，國家的人事變化很大，

換了幾任國防部長，三軍總司令也都換了新人，三

軍同袍會信仰他們，像山岳一般無法撼動。我若是

不選擇於此時公開那件建議事項，實在對不起許歷

農先生，和已故的蔣緯國先生，以及愛護我的長官

們。而我公開的目的之一，是和各位有緣份共處，

希望都能勉勵自己，注意每一件國家大事，創造報

國的奇蹟。

民國97年2月4日  永和市　　

註：此文原是寫給新同盟會會本部及《國是評

論》雜誌編輯部同仁們看的，未加更改。

註二：

各位長官一句內，應包括宋公時選、潘公振球、

李鍾桂女士、李前行政院長煥在內。

我在軍中長大，又在幼獅公司工作多年，給予我

讀書學習的環境和栽培。

榮耀應屬於救國團和國防部。

榮耀應屬於大家的。

                           段彩華

                           民國97年10月29日

段彩華
1933年生，曾任記者、少尉軍

官、中國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

《幼獅文藝》主編。曾獲中華文

藝獎金中篇小說獎、國軍新文藝

金像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小說創作獎、中山文藝創作獎等

獎項。現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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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月27日），在北京舉行時，我方海基會來一

個走馬換將，改由副秘書長許惠祐先生率領代表團

出席。而對方海協會也改由副秘書長孫亞夫先生出

席，由「焦唐會談」變成了「許孫會談」。

據3月28日報紙上刊載，當對方孫亞夫又提出

「劫機犯由航空器所屬一方處理（筆者註：即劫機

犯應隨原劫飛機一起遣返）這一口頭約定，想達成

書面條約簽訂時，許惠祐在答覆時指出：「上提方

案了無新意。」故意裝作不懂，予以否定。使兩岸

會談第一階段瀕臨破裂。

再過不久，就真正破裂。連更高層次的「辜汪

會談」也輾轉於數年後宣告終止。

值得慶幸的是，對岸知道用「劫機」事件開進

便衣武裝部隊，先佔領桃園中正機場，再侵略整個

台灣的陰謀，已經不能得逞，大陸劫機來台的事件

反而不再發生，桃園中正機場的國際航線從此不再

受到干擾，至今都平安無事。

這應歸功於高級長官化解得好，運用外交談

判，勝敵於無形之中，以不戰而屈敵之兵，是戰爭

的最高原則。因為興兵作戰是不吉祥的，雙方都會

有傷亡，死的又都是中國人。這一岸兵流的血，和

那一岸兵流的血，混合在一起，都是炎黃子孫的

血——出於同一系基因。

當時以不戰而勝，化解中共侵台陰謀的各位高

級長官為：

國防部部長孫震先生（軍政）

國防部副部長蔣仲苓先生（軍政）

參謀總長劉和謙先生（軍權）

副參謀總長羅本立先生（軍權）

總政戰部主任楊亭雲先生（政治作戰）

我雖然把劉和謙上將列為第三位，實際上掌管

軍權的是他，決定和對方戰或不戰的也是他。他相

當於古代的大司馬，手中掌握兵符。至於有沒有其

他高級將領提供卓裁和建議，我便不敢妄加判斷。

筆者也要替焦仁和先生澄清一點。他所作的口

頭允諾，並不是他個人的主張，而在達成一項困難

的任務。因為報紙上也刊載過，他曾大聲的說，怎

麼可以一切都否定？

我是一個從事藝術工作的人，把戰爭也看成是

一種高級藝術。打敗敵人，而使敵人不知道怎麼敗

的，才符合最高的藝術原則。所以在這件事情發生

以後，我一直守口如瓶。但我心裡最大的安慰是，

閱讀兵法和《資治通鑑》三十多年，終於在國家大

事上用上一次。

我在信中也建議，以不戰而勝為最好。不僅救

了我們的軍民同胞免於砲火的攻擊和殺傷，同時也

救了大陸方面將要派遣過來進攻台灣的部隊，免於

殺光和死亡。一場對岸計畫的戰爭，就那樣被化解

於無形。

在這件事過去不久，軍聞社派了一位記者岳

宗新先生到我的書房內訪問我，看到了我的藏書中

有兵法戰策等經典，心中先有了認定，就拿話試探

我，和我談起上述的那件事，我的心裡明白，把整

個局勢分析一遍。接著說：

「我所以不把這些話說出來，讓大家都不

知道有這一件事，目的在讓對岸怕我們的最高

領導和各位高級將領。也讓全國同胞對最高領

導階層有向心力，讓三軍弟兄信仰高級長官。

如果我把事情經過說出來，說我是先知道的，

難道叫全國人民對我有向心力，叫三軍部隊信

仰我嗎？那是絕對不可以的。」

這次訪問尤其那些局勢的分析也就沒有見報。

83年的春末夏初，蔣上將緯國先生召見我。他

已退休，仍繼續創辦戰略學會和新同盟會。


